輔導犯罪少年不再走犯罪之路的關鍵程序──移送少年法庭
    上段已經把少年觀護所的正面功能和負面功能分別說明了，但是也只是說明了少年觀護所的生態關鍵觀點，未能進一步呈現少年觀護所的輔導生態的現況和理想的輔導生態應該如何？這是此段想要表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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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生中的第一次被捉，對個體所代表的意義

當警察第一次到家中把小孩帶到警局去做筆錄時，對家長是一大震撼，很多家長會說：「我的小孩本來很乖的，都是因為交到壞朋友才會變壞的。」可是連這一句安慰自己（其實是自我麻醉）和鼓勵小孩的話都會遭到小孩的白眼，小孩不會同意父母的這句話。小孩的白眼所代表的意義是父母不進入狀況已經很久了，我已經懶得理你了。這是親子關係長期冰凍後的現象，是為人父母的無助與無奈。對於做為當事人的少年而言，反而會冷眼旁觀而置身事外。因為此時父母的焦慮和慌亂，使父母成了當事人。他們不知小孩犯罪的遠因為何？只想著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只要小孩不被移送就沒事了（此時沒事了，以後再說。）小孩犯罪的事實和長期以來做壞事的事實完全被愛子心切的心理所掩蓋了。

對家長而言，小孩第一次被捉去派出所問筆錄所代表的意義是：

1. 對小孩的完美形象開始動搖，對自己的管教信心也開始動搖，小孩不再是

好孩子，家長已經沒有面子在親友前誇讚自己的小孩。

2. 對父親而言，事業發展的雄心壯志受到嚴重打擊，不會自我檢討的父親可

能會怪太太沒有把小孩教好，因為【女主內】是天經地義的，自己天天辛

苦在外面打拚卻落此下場，夫妻關係可能因此而跌落谷底，甚至帶來家庭

風暴，因此小孩被捉可能是家庭風暴的引爆點。

3. 如果夫妻關係尚稱良好，則是父親開始自我檢討，開始關懷小孩的起點。

對少年而言，從反抗父母到逃家逃學，經常在外遊蕩，甚至犯案多次之後，第一次被捉到派出所去做筆錄所代表的意義則是：
1. 以前犯案玩的是假的（有如遊戲一般），現在玩的才是真的（警察找上門了）。以前只是路過派出所，現在真的進來了。開始思考自身行為的法律意義，對於犯罪的因果關係會認真去了解，要如何才能脫罪，會處心積慮去研究，找爸爸來幫忙是當務之急。

2. 父母的態度將會影響小孩對犯案的態度。如果父母設法找人脈關係來為小孩脫罪，而且很成功的小事化無，以道歉來代替窃盗，以金錢來代替傷害罪，派出所也以人情來取代移送，小孩的犯案態度將會回到原點（被捉之前的囂張），但是人生的純真則會蒙上一層灰塵，這一層灰層將會為下一次的犯案做準備，做出更大膽的犯案行為來。同樣的，父母也要為小孩今後的犯罪行為付出更嚴重的代價。

3. 如果父母是一位真正關心與了解小孩的父母，則會展現前所未有的魄力，當小孩進入警察局就表示以前父母的努力都沒有效果，承認今後在管教小孩上能力不足，必須借助警察的力量，則會非常合作，了解小孩的移送流程，以真能拯救小孩脫離犯罪深淵為努力的目標，而不是只為了逃避移送而去找有力人士關說。當小孩以虞犯在派出所做筆錄時，還主動要求移送到少年法庭，甚至到少年法庭要求法官將小孩收容到少年觀護所，給了小孩嚴重的訓誡。如果家長能夠說出明確理由，真的已到不服管教的地步，法官會同意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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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兩個禮拜的收容，對於初進少觀所的少年是有效的，後面會有更詳細說明。
從輔導的角度來看少年移送事件，大部份少年移送的理由都是窃盜和虞犯，佔少年移送人數的三分之二以上，表示學校教育和教師的輔導對這些少年的成效不彰。教師已經無能為力，必須借助外力才能夠救回這些少年，而目前最好的外力就是具有教育意義的少年事件處理法，少年事件處理法是專為非行少年而設置的法律，和刑法的隔離重於教育有所不同。如果家長願意和警察合作，願意和少年法庭法官合作，願意和收容少年的單位（少觀所、輔育院及其他收容單位）合作，共同來矯正少年的偏差行為，則導正少年的機率是很高的。

筆者以上的說明，並不表示移送一定對，不移送就一定錯，如果家長還是不甘心移送，認為家長還有辦法管教，認為少年在學校還能正常求學，如果少年是屬虞犯而非刑事犯，而且是初次被捉，而非累犯，當然可以請求執法者允許家長帶少年回家，在移送前請警方手下留情，或者在法庭法官面前請求法官能以不付審理而帶少年回家，法官會權衡犯案的輕重而來決定是否答應家長的要求。但是家長要了解，這種做法所代表的意義是縱容少年還是教育少年，而且最好以一次為限。如果少年再一次被捉到派出所去的時候，家長就要承認家庭已經無法獨自教導少年，願意和法律配合一起教導少年。因為少年不是家庭財產，是社會的一份子，社會和國家也有責任要把少年教導成社會發展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